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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唱的评话，也有又说又唱的弹词，还有只唱不说

的弹词开篇。其艺术特点更是以说、噱、弹、唱等

各种形式加以呈现，捕获这些特点所带来的感受最

主要的自然依靠“聆听”。晚清以来，苏州评弹虽屡

有革新改造，但是每一代艺人带给同时代听客的聆

听享受没有改变。听客走进书场，听跌宕起伏的故事，

听戏里戏外的人生感悟，听人世间共同的心声，听

婉转的唱腔，优美的唱词，滑稽的噱头……久而久之，

听客的听书成为一种“生活习惯”，深刻地渗透到听

客的性情体系中，以至于形成了一系列无意识的行

为反应方式。

首先，聆听的享受在于评弹艺人的书情（或故

事情节）处理。行内人称赞好的书情或“真实书路者”

为“有骨子”。评弹艺人所说之书如果非常有“骨子”，

听客就会“排日听书”，风雨无阻。比如说《西汉》

的严焕祥，书骨子极好，自“鸿门宴”至“荥阳大战”

精彩异常，时有听客打趣说 ：“骨子好书听不厌，何

妨日日上书场。”[2]25 另如杨莲青，“因其书有真骨子

百听不厌，往捧场多数皆是老听客，日夜轧足，签

子达七八百之数，执常熟书坛之首席纪录。” [3] 再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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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 要] 受到“空间转向”研究范式的启发，不难发现听客在评弹书场空间里的日常生活并非局限于简单的听书，而是收获了听觉、视

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等全方位的空间感官体验。不过，同一书场空间里的听客的感官体验未必完全相同，受到社会地位、社会阶层、

性别等因素以及艺术欣赏能力高低的影响。这些感官体验又被听客在日常听书活动中进一步符号化，参与建构了苏州评弹书场空间中特

有的感官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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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，“空间转向”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科

学研究中的范式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共识，即人

们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具有社会性，囊括了空间的生

产、形塑和实践等方方面面。基于空间实践，法国

文化史学者科尔班在《大地的钟声》[1] 一书中，又

突出和研究了感官体验在空间实践中的重要性，提

到人们通过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来获得

有关外部世界或空间的各种信息，进而构成对这个

大千世界所有事物的感官体验。有了感官体验后，

人们会进一步把形象、声音、气味等符号化，在实

践中影响现实生活以及建构空间以及文化想象。本

文以晚清以来苏州评弹听客在书场空间中所独有的

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等感官体验为研究

对象，通过分析评弹听客所接触的人物形象、声音、

气味以及环境等象征符号，探究评弹书场空间中“感

官文化”的建构，以及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，

进而跳脱苏州评弹仅是“中国最美声音”的刻板叙述。

一、聆听的享受
苏州评弹是一门听觉艺术，演出形式既有只说

收稿日期：2016-06-23

作者简介：周    巍（1981—  ），山东泰安人，博士，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，研究方向：江南社会文化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吴琛瑜（1980—  ），女，江苏苏州人，苏州古典园林保护与监管中心副研究馆员，研究方向：江南文化。

①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《艺术社会学视野下苏州评弹的传承与发展研究》（项目编号：16YSC002）和常熟理工学院《马克思主义理论》

重点学科资助项目（KYX201613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空间的体验：晚清以来苏州评弹听客的日常生
活与感官文化①



114     空间的体验：晚清以来苏州评弹听客的日常生活与感官文化

朱兰庵兄弟说书的“骨子”不仅获得普通听客的赞誉，

更得到传统文人的追捧。[4]

除了“骨子”，还有所谓关子。它是书中的紧张

场面，或称高潮。关子愈多，愈易吸引听客。善卖

关子的说书人被称为“书坛能手”，宜可成为响档。

如清代的弹词名家马如飞说《珍珠塔》，方卿二次进

花园，翠娥走十八级楼梯，连说十八天之久，依然

未能下来。直至快将落回之最后五分钟，始赶上关

子，状书中人物之神情举止，起足脚色，使听者深往。

正待细细咀嚼，忽戛然而止，乘机落回。听客“尝

鼎一脔，亟欲知其下文，破功夫明日早些来”。马如

飞更是为后辈艺人总结了有关关子的“说书道训”：

“布就今日落回（意为一回书的结束），拉成明天生

意”。[5]

其次，聆听的享受在于艺人的演出技巧，包括

口技、乡谈和噱头的运用。尤其是评话艺人因为没

有乐器的辅助，更强调口技的运用。口技包括爆头、

吼叫、状哭、状笑以及马叫、虎啸、兵器交接之声等等。

比如王效松说《水浒》，说至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时，“提

嗓一喝，音激梁尘”，即令书场中打瞌睡的听客，从

梦中被吓醒。[2]10-11 说《金枪传》的石秀峰，起书中

的杨七郎一角，提嗓一喝，具备了阴、尖、沙三种条件，

于是三次来到常熟湖园书场均载誉而归。[2]15-16 朱介

人的一声猪叫，“叫来的确神似非凡，虽仅两声，然

已博得捐款二十余万元之多！” [6] 乡谈即各地方言，

用以模仿书中的各色人物，“逢书中热闹场面，以一

人兼去数角，南腔北调脱口而出，恒使听者解颐”[7]。

乡谈运用得好，创造的角色就会活灵活现。比如凌

文君说《描金凤》“汪二朝奉做亲”一回，作徽音乡

谈，活灵活现。[8] 还有擅说《啼笑因缘》之姚荫梅，“去

年岁暮莅本邑做会书，说来轻松幽默，令人捧腹不已，

且能说各地乡谈，惟妙惟肖，故深得听客赞誉。”[9]

让听客们难以忘怀的，还有艺人们演出时穿插

的噱头。噱头是“博取听客哄堂大笑的笑话、笑料”，

有人称 ：“闲来听书消遣，尚可得一二句入耳之言，

知友相遇，相与作会心的微笑也。” [10] 更有人称“噱

乃书中一宝”，一部书没有噱头是不能够吸引听客的。

噱头又分“阴噱”（出乎意料的笑话）、“肉里噱”（正

书内容引发的笑料）、小卖（与说书内容无关的内容，

多为时评类笑话）等。说《后岳传》的周亦亮噱头连

连。[2]24 蒋月泉说《玉蜻蜓》沈芳自尽，被陆洪琪救

下，见四壁墙上，写满了许多几斤、几斤的字。问起

情由，始知这是陆所记的流水账。沈芳问，为什么不

去买本账簿来记。蒋月泉噱头说 ：“我们小生意，实

在买不起账簿，即使买得起，那很大的麻烦就跟着

来了，要贴什么印花税咧，又有什么营业税咧，什

么利得税咧等等，一个不合，就得被罚，岂非自找

麻烦吗？”[11] 这样的时事噱头，令闻者会心，共同

的生活经验，更拉近听客与艺人之间的距离。张鸿

声更被称为“噱头大王”，他“善放噱头，语妙天下，

辄声倾四座”[12]。还有些艺人擅长书外书，结合时事，

总能吸引听客的注意 ：“凡古今谐趣，时事新风，人

情世态，随口而出，说得轻松隽永，回味无穷”。说

书外书时，“能令听客津津有味，不感厌倦”。[2]6

再次，聆听的享受在于弹词的音乐特征和乐器

的配合。晚清以来，弹词艺人代代相承，吸收昆曲、

京剧、地方戏曲、流行歌曲等的优长，衍生出二十

多个唱腔流派，如陈调、俞调、马调、周调、张调、

蒋调等等。民国而后，又出现了女性唱腔流派——

琴调、丽调、侯调、香香调。有激昂高亢的，有婉

转动人的，有历历莺声的，能够满足不同听客的审

美取向。唱腔之外，弹词还有“牌子曲”，用在特定

场合特定人物角色身上。如吴西庚、吴陞泉兄弟，

在仪凤弹唱《白蛇传》，说至许仙人参换灵符，茅山

道士召到赵天将，欲将白娘娘打死，白蛇对天将唱

出十分动听的三环调。[2]11 另外，弹词音乐特征的呈

现一定意义上来自琵琶和三弦等乐器的配合。演出

时，不同乐器的选用和组合，就出现了所谓“拼档”

的概念。有只弹三弦的单档弹词，有三弦和琵琶合

作的双档弹词。晚清以来双档又经历了男双档、女

双档到男女档的变化，还有三弦、琵琶之外加入阮

的三个档或者多个档。无论如何拼档，三弦独特的

音色，“抑扬疾徐，以柔和飘逸见胜”。如蒋如庭，

弹得一手好三弦，“有如水泻地，无孔不入之妙”，

夏荷生“嗓音高亢，善用海底翻，唱腔沉着有劲，

亦甚清越，故其三弦，绞得极紧，快弹慢唱，弥觉

悦耳”。徐云志的唱腔，与众不同，自备特殊三弦，

作为衬托，否则“难尽烘云托月之致”[13]。好听的

琵琶声，可谓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配上婉转的唱腔，

令人神往。“十指泠泠风乍生，三条弦索珠盘走。大

弦轻抹小弦挑，莺声呖呖钟声吼。形容画出桂亭香，

佳士风流配佳偶。歌喉宛转挟人声，泛泛池塘莲出

藕”[14]。1949 年后，弹词音乐革新，演出时还加入

钢琴、阮、铃铛、二胡等等，听客听觉的体验就更

加丰富与多元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赏阅的刺激
如果仅仅认为苏州评弹是一门听觉艺术，就难

免形成单一的刻板印象。其实，苏州评弹除说、噱、

弹、唱以外，艺人的眼神、手面只能通过听客的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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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方能体会个中滋味。评弹所讲的“手面”意思是

艺人起角色时的动作和肢体语言。除此以外，晚清

以来苏州评弹带给听客的赏阅刺激，莫过于女性艺

人和女性听客的出现与化装弹词的问世。女性的参

与打破了原本“男性气质”较浓的书场内的性别隔离；

书场内外的男性听客与男性艺人们，也见证了书场

由男性独占到男女分占的变迁。化妆弹词则采取了

与戏曲一样的舞台实践方式，吸引了大量听客。

首先，女艺人的出现。晚清时期，苏州评弹与

高级妓女结合而成“书寓女艺人”，在一定意义上增

加了听客的选择维度，称为“视听之娱”，并成为评

弹市场中重要的文化生产者。她们依托书寓、女书场，

吸引了大量听客“闲步”来寻。时有诗歌写道 ：“女

号先生名最著，爱听弹词，闲步寻书寓。”[15] 听客还

借助书仙花榜品评书寓女艺人的“相貌”。免痴道人

曾摘《红雪词》题《二十四女花品图》于沪上。而

后又有画眉楼主的《续花品》出现。又有公之放所

定的《丁丑上海书仙花榜》，“所定丁丑花品二十八则，

……各比名花一种，应点顽石之头，并加评字八言，

如吐青莲之舌。” [16] 公之放之后，又有曼陀罗词客的

《沪北词史金钗册》，所定 36 人，仿《红楼梦》正册、

副册、又副册之例。

经过清末的销声匿迹，民国之后，借助妇女解

放运动的契机，以评弹为职业的女艺人逐渐复兴，

并与男性艺人分庭抗礼。女艺人在说书界异军突起，

给各地书坛增添了不少别样的风情。她们身着旗袍，

曲线玲珑。女艺人的长相更是听客热衷的话题，他

们给女艺人起了各种绰号，徐雪月是“小老太婆”，

亢文娟是“土耳其洋囡囡”，顾竹君是“长毛骆驼绒”。

另如朱雪吟的卖相，听客说是视觉上的美妙享受 ：

“发剪童花式，穿窄袖拉练红绸旗袍，登白皮鞋，轻

云逗月，雏莺出谷，别俱韶秀天然之致”。[17] 这些

关注女艺人相貌的男听客被打趣为“吃豆腐听客”。

1949 年，以评价技艺高低为标榜的书坛皇后选举，

最后依然演化为以“貌”取人的视觉盛宴。

其次，女听客的出现。清末的评弹书场里，渐

渐出现了女听客的身影。书场中的座位排放经历了

男女分座到男女杂坐的变化。对于原本的男性听客

而言，女听客既有貌艳如花的摩登女郎，也有骚形

怪状的摩登老妖怪，成为他们赏阅品评的对象 ：“于

裙屐翩翩之中，见一艳妆妇人，姗姗而来，施朱映白，

卷发如云，着粉红衬衫，外加绒线短褂，下穿西装

长裤，观其装束，颇似女学生，查其眉宇，则亦芳

华已逝矣。”[18] 另如评弹小说中年轻、漂亮、时髦

的黄太太，曾经是苏州某中学的校花，嫁给了在上

海经商的黄先生，做了第三房姨太太。……黄太太

本人，却成为了书场内其他听客瞩目的焦点，因为

她年轻、漂亮、时髦。[19]

而对这些女听客而言，她们的赏阅对象则是台

上的男艺人，如蒋月泉等弹词艺人就成了女听客追

捧的对象。她们往台上扔金饰，从一个书场追到另

一个书场。每逢薛筱卿登台，就有一位女听客两眼

发直，目不斜视，双手垂得笔直，一步一步地踏进

场子坐下。薛筱卿赶场子，她也盯到东，盯到西，

获得了“女僵尸”的绰号。[20] 有些男艺人还为了讨

好女听客而做出某些改变，增加“演”的成分，“譬

如描摹吸鸦片，朱耀祥就跳上桌子，横在那里，拿

过三弦，当做烟枪，做出吸鸦片的形状来。又譬如

朱耀祥手里做着开汽车的姿势，嘴里还要响着，模

仿着汽车开动的声音。这一类的动作，对于女听客

们，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因为觉得好白相来，像是

真的一段。”[21] 又如杨筱亭说《白蛇传》与《双珠

球》，去旦角发音虽沙，而腻人欲醉，俨如风骚妇

女，故称“奶奶书”，吸引女听客无数。[22] 鉴于女

听客与男艺人、男听客之间的这种复杂互相赏阅关

系，书场主人“第一要聘请有吸引女听客魔力的说

书人，只消女听客一多，男听客自然而然会拥挤起

来了！”[23]

再次，化妆弹词（或称书戏）的问世。书戏的

出现，使苏州评弹“演”的成分增加了许多，听客

在视觉上增加了许多乐趣。化妆弹词始于 1911 年，

原为艺人自娱自乐，仅演折子。后来，书场生意一

度不景气，便邀来艺人进行化妆弹词的表演。1922

年起，由夏莲君、姚荫梅、朱少卿、朱琴香等十余人，

组合成班，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共和厅以连台本戏

形式，连续演出达两年之久。所演剧目均由长篇弹

词改编而成，如《玉蜻蜓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描金凤》、

《双金锭》等。平日里书台上只有几个艺人的表演，

现在却仿效戏剧一般上了舞台，而且参演艺人的人

数又很多，每人表演一个角色，观赏性比了平日的

书场演出要大了许多。不仅如此，每逢重大节日都

会上演精彩书戏，比如 1946 年 10 月，“古装书戏，

先由徐云志、庞学卿及周伯庵串演《玉蜻蜓》中之《沈

方哭更》，而至《主仆相会》；大轴为赵稼秋、王斌泉、

王肖泉、刘天韵、徐瀚芳，及女弹词家黄静芬合演《双

珠凤》，当甚精彩热闹”。[24]

三、品尝的乐趣
晚清以来，评弹书场里，还有一种独特的体验，

那就是茶、小吃和水烟带来的味觉和嗅觉的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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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小吃，既满足了听客的口腹之欲，更突破了

听客的年龄限制，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

要角色，以至于成为儿童听客成年以后书场回忆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[25] 考斯梅尔认为，饮食行为就是这

样一种意向性的活动，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。与味

觉伴随的还有特定的心理感觉，如果是具有快感的

色彩的东西，则在品尝中引发了愉快的感觉。[26]

首先看评弹书场里的茶。评弹书场多设在茶馆

里，故而品种齐全的绿茶、红茶、花茶等，能够满

足不同听客的需要。晚清时期，书寓女艺人以茶飨客，

时称“打茶围”，赏阅与品尝做到了有机统一。民国

年间，评弹书场照例提供茶水，“每一茶客莅临，除

先绞面巾外，必高唤其所需之茶，或红或淡、或雨

前寿眉等名，于是向一硕大无朋之大壶中，加以沸

水而进，其应答之声颇堪动听”。还专门在泡茶的水

上做足文章，比如吴苑深处雇了挑水工，到胥门外

的大河里挑水。20 世纪 40 年代，苏州城里的评弹

书场能喝得上用挑来的水沏的茶，也算是一种“情

调”吧。于是“政绅耆宿，学商名流，公余之暇，

邀二三知己，畅叙品茗，诚韵事也”。[27] 品尝茶水的

同时，更要讨口彩、吉利，比如元旦时节，书场会

向老听客赠送元宝茶，即把橄榄均匀地剥开，核不去，

橄榄呈“元宝”状，起名“元宝茶”。

再来看评弹书场里的小吃。晚清以来，评弹书

场里有“蟹壳黄”馒头，更有花样翻新的各式面，

正如《美食家》里所列的那样：“硬面，烂面，宽汤，

紧汤，拌面；重青（多放蒜叶），免青（不要放蒜叶），

重油（多放点油），清淡点（少放油），重面轻浇（面

多些，浇头少点），重浇轻面（浇头多，面少点），

过桥——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，要放在另外的一只

盘子里，吃的时候用筷子搛过来，好像是通过一顶

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。”[28] 为了招揽听客，评弹书场

也会自制精致的点心。如吴苑深处有扁豆糕、绿豆糕、

斗糕、清凉薄荷糕、鲜肉粽、火腿粽、猪油豆沙粽、

熏田鸡、熏脑子、熏蛋等等。苏式小吃外，还有牛

奶、咖啡、可可巧克力、土司、火腿、鸡蛋、三明治、

美式蛋糕布丁、美式鸡肉等，花色繁多，应有尽有。
[29] 逢年过节，书场还准备了水果送客，比如说橘子、

生梨、荸荠，还有橄榄等，将它们包扎至小篮中，

馈赠熟客，以此表示向听客索取年赏。听客给的年

赏，则往往会数倍之值，新年里预示着双丰收。当然，

也有的听客以示阔绰，打赏很多。

书场里的小贩们兜售的小吃，琳琅满目，更加

实惠。小贩们川流不息地捧着各式果物在听客面前

经过，如果听客中意的话，只消向他望了一眼，再

伸几个指头，向所需要的东西指指，他便会依其吩咐，

把食物放在桌子上。“在这彼此静默中，交易而退，

丝毫没有妨碍肃静无哗，只有说书先生说唱声音的

空气。”[30] 素的有“白果、五香豆、甘草梅子、黄莲头”，

荤的有“盘香饼，五香鸭膀、鸭舌头”，以及“糖果

瓜子、茶叶蛋”。比如上海东方书场里陈阿筱的鸭膀，

一直被听客津津乐道。[31]

可以说，小吃、点心等茶食对于身处书场中的

听客们来说，在得到精神慰藉的同时，满足口腹之欲，

却也是一件乐事。茶食的香味与美味，与弹词优美

的雅调闲音一样沁人心脾。更何况，书场里的小吃，

还给很多幼年时进过书场者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。

像吴人这般，将“袜底酥”的味觉记忆融入文学叙

说中，类似的怀乡散文屡见不鲜 [32]。童年的经验，

因为故乡的食物变得记忆深刻，同时也寄托了对亲

情的忆念。

最后来看水烟。水烟进入评弹书场，似应在晚

清时期。书寓女艺人“以水烟袋进，即可询问里居，

往打茶围。”[33] 民国以后直至抗战以前，水烟依然是

评弹书场里必不可少的装备。书场的水烟筒一般是

铜的，插得锃光瓦亮。弯把子烟嘴长得出奇，足有

二尺半。吴人记录了茶倌阿二“把烟筒嘴朝正听得

入神流着口涎的听客嘴角上插进去，扑的吹亮了手

里的纸折，那人照旧听他的书，一边咕噜噜的吸完

一筒烟。阿二拔出那烟嘴，用他那黝黑的掌心捋了

下，算是卫生消毒，又认定一个顾客塞将进去了”[34]。

堂倌为烟客们装两次水烟，“所备烟叶若皮丝、水

烟、香奇、蟠桃，无不悉储之而以待吸客选择也”[35]。

可以收入三枚铜币，有时还能收到五枚 ：“装烟仗此

博微资，一日生涯亦足恃。高举纸吹场口立，知他

书到落回时。” [2]4 待至后来香烟普及以后，“这个装

水烟的行当就消失了。”[36]

不过，评弹书场里品尝的乐趣随着新中国的成

立而纳入现代化国家的卫生观念诉求之下，经历了

改造。尤其是小吃、水烟都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

延续百年之久的生活方式被全新的感官体验所代替。

四、座位的诱惑
晚清以来，崇尚西式生活方式的有钱阶级，对

自己的物质生活讲究了许多，舶来品、新鲜玩意、

奢侈物，充斥着人们的眼球。尤其在上海，这些在

质感上更人性化的新事物，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感官

系统，逐渐地，人们的“感觉结构”[37] 也在发生着

变化。感官结构强调的是个体与周围“物”之间的

互动关系。这种“感觉结构”的重要特征是拜“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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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物成了日常生活纹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甚至

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和支配了我们的“感觉结构”。回

到书场，这种拜物性的感官体验主要反映在对座位

舒适度的要求。

晚清至民国初年，原本旧式书场里能坐着听书

的人，多数是社会的上层。他们一般都有固定的座

位，时称“状元台”，一般在书场前置一长桌，两边

各放十条长凳。其他的听客就只能坐“百脚凳”了。

有些听客没有足够的钱财购买书票，就只能“站着”

或见缝插针，故而对体力的要求很高。正如魏含英

回忆的那样 ：“书台门前一只状元台，两旁摆的都是

长凳，其它座位都是长桌百脚凳”。[38] 稍后一些时间，

“凳子改用长条的椅子，椅子的靠背后面有一条置物

的搁板，可放置茶壶、茶盅”[39]。

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，听客进入书场听书越来

越追求感官体验的全面性，尤其是增加了对触觉

的要求。听客们对书场座椅不适的呼声渐渐多了起

来。有些听客对旧式书场内的长凳等座椅很有意见 ：

“他们风雨无阻的准时莅场，如此热心的老听客，书

场场东不尽量设法改善男听客的座位，使听客们坐

三四小时之久，坐得腰酸背痛，似乎太不近人情了

吧？希望书场场东……把座位改善一下”。[40] 有些听

客对藤制座椅、木制座椅也颇有微词，他们认为藤

椅内臭虫滋生，夏季入座，“恒发奇痒，颇难忍受”。

而木椅上如果没有安放席垫，坐的时间久了，汗流

浃背，衣裤均为木椅黏住。“不仅屁股生痛，而且起

立时亦惴惴不安，唯恐黏破了衣裤。”有些老听客为

了舒适，索性自备座椅，寄放于书场中，就像是占

着座位一般，即使没有前来听书，这书钱仍是要付

的。聪明的堂倌除了为客人装水烟，还准备了坐垫，

把那些打赏丰厚的书场阔客们安置好。

20 世纪 40 年代，上海率先在旅馆、饭店、游艺场、

舞厅附设了评弹书场。这些新式书场的座椅改善是

很明显的，既适应了当时听客的要求，也为书场招

徕了生意。书场的座位变成了靠背椅、沙发、皮面

座椅。座位的越来越人性化，使得听客在享受评弹

艺术的同时，更加舒适、称心。比如东方书场，每

场开书达五六档，听客听书时间很长，于是书场改

善了座位，“旋改为剧场式，特制皮面座椅，仿效电

影院设座”。沧州书场开幕时，“特制帆布座椅，靠

手处较阔，开洞置玻璃茶杯外，并可安放零星食物，

安坐听书，甚觉舒适”。[41] 稍后，苏州的新式书场，

也改善了听书环境，满足了听客全方位的感官体验。

如静园书场舒适的座位 “均甚优良”，可与沪上沧州、

东方等新型书场相提并论。[42] 再如静园老板韩文忠

精心调整下的东吴书场，完全是静园的翻版。“宽大

的场子，并不因为是附设在旅馆中而受到不宁静的

影响，……这些地方都与城内的静园有同样的优点，

同时光线调和，座位宽舒，香茗耐味，都是够得上‘第

一流’了”。[43]

总的来说，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，各地评弹专

业书场的出现，不仅改善了听客的座椅，让听客们

在触觉体验上更为舒适，评弹书场还在政府的督促

下颁布了《管理公共娱乐场所暂行规则》，改善了书

场的卫生设备与通风设备，让厕所的臭味尽可能得

到抑制，而茶香、食香则在流畅的空气中自由飘荡，

让听客在听觉、视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的全方位

感官体验达到最大化。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，由于

社会阶层重新整合，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备受质疑，

座位的空间安排体现了较强的阶级性和市场性。

结  论
晚清以来，评弹听客在评弹书场里收获了听觉、

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的全方位感官体验。不过，

同一书场空间里的听客的感官体验也未必完全相同，

它还受到社会地位、社会阶层、性别等因素以及艺

术欣赏能力高低的影响。另外，上文提及的感官体

验均发生在有形书场空间里，当新式媒介如广播电

台与苏州评弹结合以后，这些感官体验便在无形空

间里发生根本改变。之后，书场类型如剧场式书场

的出现，也使得感觉体验发生了综合的变化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这些感官体验在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

表现出“延续”与“断裂”并存的局面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（法）科尔班.大地的钟声[M].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
2003.

[2]书场杂咏[M].内刊，1961：25.

[3]世外人.杨莲青在虞山[N].苏报，1948-9-29.

[4]小时卖字，大了说书[J].艺海周刊，1940（18）.

[5]横云阁主.听书必览·关子书[J].茶话，1947（10）.

[6]小潮.朱介人善学猪叫[N].大声无线电，1947（2）.

[7]横云阁主.说书人之方言噱头[N].铁报，1946-9-22.

[8]霭润.星期会书在静园[N].苏报，1948-5-25.

[9]霭润.说书人台湾去淘金[N].苏报，1948-5-5.

[10]一叶楼主.叶叟谈荟[N].书坛周讯，1948-11-3.

[11]贝勒.弹词家的有力插科[N].快活林，1947-5-12.

[12]健帆.听书记[N].申报，1942-5-6.

[13]黄云阁主.弹词家之三弦[N].铁报，1946-1-21.

[14]凌菊人.三笑七古题词.苏州评弹旧闻钞，增补本[M].苏州：古吴

轩出版社，2006：85.



118     空间的体验：晚清以来苏州评弹听客的日常生活与感官文化

[15][清]葛元煦.沪游杂记[C]//周良，编著.苏州评弹旧闻钞（增补

本）.苏州：古吴轩出版社,2006：259.

[16][清]王韬.海陬冶游附录卷下[C]//[清]虫天子，编.中国香艳全

书，第4册.北京：团结出版社,2005：2487.

[17]寒冻.婴宛小志[N].苏州明报，1948-5-29.

[18]羗公.老美女[N].铁报，1947-11-4.

[19]望霞.三吴春梦[N].苏州书坛，1948-12-23.

[20]小凤.花痴女人沧州闹书场：薛筱卿碰着“女僵尸”[N].沪光，

1946（4）.

[21]黄容.朱赵档说书演剧化[N].上海日报，1940-4-13.

[22]横云阁主.周云瑞之娘娘腔[N].铁报，1947-7-2.

[23]知音客.书场里的女听客[N].上海日报，1938-7-15.

[24]横云阁主.说书人苏州演书戏[N].铁报，1946-10-27.

[25]周巍，吴琛瑜.20世纪20至60年代的苏州评弹与童年经验[J].南

京艺术学院学报（音乐与表演），2016（1）.

[26]（美）卡罗琳·考斯梅尔.味觉——食物与哲学[M].吴琼，叶

勤，张雷，译.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01：146.

[27]苏州情调之茶馆[N].苏州新报，1941-1-5.

[28]陆文夫.美食家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6：4.

[29]任重.吴苑售西点[N].铁报，1946-10-7.

[30]健帆.说书场里的听客[N].芒种，1935-3-5.

[31]秉隆.东方书场的变迁[N].上海书坛，1950-3-4.

[32]黄子平.故乡的食物：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觉记忆[J].杭州师范

学院学报，2003（4）.

[33][清]徐珂.清稗类钞[M].中华书局，1986：4939.

[34]吴人.书场里的挑水阿二——姑苏漫笔之二[J].散文，1985

（11）.

[35]十年书场回忆录[N].上海书坛，1949-12-21.

[36]唐耿良.别梦依稀——我的评弹生涯[M].商务印书馆，2008：11.

[37]毛尖.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与电影中的都市新感觉[C].香港科技

大学人文学部博士论文，2002.

[38]魏含英.从艺琐忆[C]// 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,

编著.苏州文史资料，13辑. 江苏省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

会出版，1984：138.

[39]沈鸿鑫.回忆苏州的书场[C]//缚菊蓉，主编.评弹艺术，第35

集.出版社未详，2005：180.

[40]张达.书场座位之我见[N].上海生活，1940：65.

[41]横云阁主.书场中之座位[N].罗宾汉，1946-8-5.

[42]黄沈.静园书场[N].书坛周讯，1948-10-20.

[43]黄沈.东吴设备如理想[N].书坛周讯，1948-11-3.

（责任编辑：王晓俊）


